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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以撒

自守其爱

《寒山帚谈》中出现非常多的

“俗”字，认为“庸人趋时作世俗事

业，便无出头日”，可见对“俗”之厌

恶，心怀警觉。如果问书法家，艺文

学习须规避哪些弊病？每个人都可

以举出自己认为最要害的几个关键

词，关键词每个人不同，说明了每个

人都有自己的审美尺度，可以为之

则为，不可以为之则力避之。

总是要有一些底线约束自己。

底线可以是约定俗成的，也可以是

个人制定的，或者是一种感觉上的

认定，使自己的艺术实践远离危险，

不堕入非审美的误区。那种乱涂乱

抹无规矩的行为，无论如何都是不

能赞成的，更多的还是需要持守规

矩，否则就在艺术范畴之外了。狂

草的过程是浪漫之旅，是精神之狂

舞，在古人论书诗中，草书的狂态被

夸大了，形同疯癫，以此吸引阅读。

狂态是否有价值，末了还是要落在

笔迹上，看是否合于草书的要求，倘

狂而乱，狂而无法，那只是一种情态

的发作，与书法则无所关联。每个

人都有自己的激情抒发方式，或雅

或野，大起大落，或成就一件佳作，

成就一段佳话，或远离轨范。故狂

态 时 常 有 ，由 此 而 成 的 佳 作 不 常

有。后来书写者如张旭、怀素的狂

态毕竟少了，不可学不必学，以免落

入俗套，徒资笑柄。

没有谁见过古人书写的动作形

态，但从留下来的墨迹看古人心态，

还是优雅平和，是斯文人与生俱来的

雅致。譬如写信，除了对对方的尊重

必须清楚地写，还有那些已经沁入身

心的规矩，使人不忽略书法之法。有

一些书迹的确是规矩胜于情性，笔下

少跃动之姿，生动之趣，却保证了每

一个字的可识无误。所谓的台阁体、

馆阁体时代，应该把书法家视为重规

矩之人，这个时代可能压抑了人之情

性，却避免了胡乱的书写或者以出新

之名的所谓创造。一个人追求什么、

规避什么，自主的力量大不过外力，

也就任由潮水推搡，成了站立不稳

的脚跟。有时一个人的艺术发展可

能达到更好，或者来一个飞跃，可惜

没有。因为守不住而走入歧途，也

就到此为止。

君子自守。真能守其情性守其

审美就好了。在古人看来，书法的

作用通常为歌盛世、颂庙堂、述恩

荣、载道德，大而皇之。由此往往忽

略了一些个人之念，如悲时日、托哀

思、怀亲友、忧世道，相比起来这些

都显得琐屑细碎，不足与人说道，但

往往保住了一个人的一些最真实的

认识，不被时风吹散。每个时段都

有一些倾向，使人改变原有的走向，

汇集在时尚麾下，笔墨蹈袭，依样葫

芦，陈陈踵见，齿牙余唾，麻木到不

存什么戒心。不能守住自己的那一

部分，尽管有所不足，总是比合于时

俗更为可贵。潮流的作用往往被夸

大，还没有经时日检验就高自标许，

使人不能自守而追逐之。

每一位书法家都有所长有所

短，自当守其长而纠其短，方能守住

并得以提高。清人纪昀认为：“富贵

之场，不能为幽冷之句；躁竞之士，不

能为恬淡之句。”局限的产生与人的

所处时间、空间有关，它们影响了一

个人的立场和判断，使其笔下明晦有

别。由此需要认识自身的有限性，在

自守的同时不断超越。在许多古代

书法家的创作链上，我们看到了不同

时段的理解，有所思故有所进，不是

顺乎时势而是顺乎个人情性，故精采

迭出，直到终了的圆满，独秀众品。

因此自守也是需要递进的。递进了，

自守才有价值，可不负浮生。

读《回忆大哥鲁迅》《鲁迅和周

作人》，会觉得周建人的笔端与两位

兄长相比，短了文采，缺了激情，没

了脾气，少了锋棱，至于想象力就更

不 足 了 ，只 是 一 个 写 实 在 文 章 的

人。这也是周建人之长处，知之则

知之，不知则不知，决不因为配合时

势，弄出一些子虚乌有的情节来讨

好。这也使他守住分寸，不被诱导

和引领，对于一些旧事，他以“不清

楚”应对之，不信口开河。他给人的

启示是风云际会的时代，审美认识

尤须清醒。一些书家正在慢慢老

去，已经远离此时书坛的潮头了，但

个人的爱好被守住，只是每日面对

经典而写，简单而真实，不要人夸好

颜色。清人袁枚说：“地殊景光，人

各身份。”不管有多少差异，庙堂之

高江湖之远，守住才能言说存在。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教授）

本报实习记者 周洋

书 法

李晓军

翰墨不可疏离文辞
——“名家书元好问诗词作品邀请展”引发的思考

“中国书法如何更经典、更深刻地表现中国

文化的精神？尤其是古代文艺作品中的精神，

如何用书法的语言来准确表达？这是当今书法

家必须面对的问题。”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

员、中华诗词学会理事黄君在“纵横诗笔——名

家书元好问诗词作品邀请展”展览现场提出的

这一问题值得书法家深入思考。

日前，汇集陈巨锁、田树苌、翟万益、李胜

洪、李一、刘俊京、宗家顺、羿耿庵、张瑞田、朱

中原等 65 位当代书家的“纵横诗笔——名家书

元好问诗词作品邀请展”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艺术馆展出，作品涵盖篆、隶、楷、行、草多种书

体。此次活动由中国文化传媒集团《艺术市

场》杂志社、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文化与艺术传

播研究院主办，旨在反映当代书坛的时代风貌

和创作水平，以书法之美传递古典诗词历久弥

新的魅力。

元好问（1190—1257），字裕之，号遗山。太

原秀容（今山西忻州）人。金元之际杰出的文学

家和史学家，有“一代文宗”“北方文雄”等诸多

美誉。元好问诗今存近 1400 首，词今存 380 余

首，题材广阔，内容丰富，风格多样。尤其是其

金亡前后时期的作品，多兴亡之感，具有诗史的

意义。其诗“专以精思锐笔，清炼而出，故其廉

悍沉挚处较胜于苏、陆”（赵翼《瓯北诗话》），其

词“疏快之中，自饶深婉，亦可谓集两宋之大成”

（刘熙载《艺概》）。

“展览通过当代书法家的生花妙笔，书写元

好问诗词名篇，致敬中华诗词文化传统，是一件

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中国文化传媒集团副总经

理杨胜生表示，“艺术媒体和高校研究机构的强

强联手，呈现出诗词和书法完美结合、相得益彰

的艺术盛宴。展览应邀走进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将有助于在大学生中普及古典诗词文化，提

升书法鉴赏能力。”

古诗词是中华文明最值得骄傲的精华之

一，凝聚了中华文化的语言美、文字美和韵律

美。历经千百年流传下来的古典诗词名篇极富

内涵，脍炙人口，用中华传统文化中博大精深的

书法对此进行表现，更能体现作者的情感志

趣。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文化与艺术传播研究院

院长蔡劲松认为，当前传统诗词文化复兴，走近

古贤，重温元氏翰墨词章，具有特别意义。山西

龙雨轩文化传媒负责人张雪红认为，此次展览

以古诗词之美传达中国书法笔情墨趣和独特内

涵，为广大学生、古诗词及书法爱好者进行学

习、研究和鉴赏，提供了一个元好问诗词交流的

新平台。

中国元好问学会名誉会长狄宝心承担了

“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之《元好问集》的注释

点校工作，他表示：“20 年前我曾和陈巨锁先生

商议，想在元墓做一个碑廊，邀请全国书法界名

家、大家来写元好问作品，很遗憾没有做成。今

天看到这个展览，可以说完成了我以前没有完

成的心愿，甚感欣慰。”狄宝心说，希望书法家继

续选出元好问诗、词、文中最优秀、最经典的代

表作进行创作，将来可陈列在元好问墓园的碑

廊中。

“元好问是中国诗歌史上一颗灿烂的明星，

此次展览书写的主题是他的诗词作品。我也是

文学爱好者，写了几十年的诗，很崇拜元好问，

同时我作为书法家参加这个展览，更觉得意义

不同一般。”黄君说，约请书法家书写元好问的

诗词作品，对当代书法创作具有挑战意义，而且

给当下的书法家提出了时代要求。“传统文化在

当下如何弘扬？当代艺术如何更好地吸纳文化

传统、文化精义？今天的展览，正是一个切入

点。我多年来坚持一个观点：当代书法最高的

境界应该是笔墨形式、思想情怀和文字内容三

者的完美结合。追求这种最高境界是很难的，

因为这要求书法家必须文艺修养高，同时笔墨

训练须极好，还要有自己的情怀，要能够像元好

问那样对时代、对社会、对万物生灵充满爱意，

独具情怀。”

中国作家协会作家书画院副院长张瑞田表

示，“纵横诗笔——名家书元好问诗词书法邀请

展”主题好，题材新颖，能够体现书法创作的文

化本质——文辞与书写的有机结合。“元好问在

中国文学史上是有光彩、有追求的大诗人，同时

也是当朝的官员。在家国丧乱、山河破碎的时

代背景下，他的作品表现了诗人的忧患和对国

家的忠诚。他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诗人，也不

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书法家。虽然此次展览的规

模较小，体量也不大，但分量却很重，有思想深

度和艺术高度，是今年众多书法展览中的一个

亮点。”在张瑞田看来，元好问留给世人的名篇

很多，如“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等，

他的词句广泛流传，是一个时代的绝唱，也表达

了诗人深厚的情感，“他看到一只大雁被人打

死，又看到另一只伤心死去，不仅亲自埋葬了两

只相爱的大雁，还写了《雁丘词》寄托自己的哀

思。我们通过对元好问诗词的深入领会，能够

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他是为国伤心、为爱伤

情的诗人，当代书法家以他的诗词为题材进行

创作具有现实意义，值得思考。”

元好问《出镇州》 136×68厘米

2019年 张瑞田

元好问《杂著五首》之一 138×69厘米

2019年 李学伟

魏碑书法，是指公元 500 年前后出现在北

魏时期碑版上的一种流行字体，是这一时期书

法艺术的总称。它上承汉隶，下启唐楷，是我国

书法史上处于汉唐过渡阶段的书体。它比之隶

书则简捷而保其沉雄，比之楷书则更为丰厚刚

健。这种字体的碑碣墓志数量众多，它和汉碑、

唐碑各自体现了一个时代书法艺术的高峰。

对于魏碑书法的艺术成就，前人有过极高

的评价，书法家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称赞

魏碑书法“骨血峻宕，拙厚中皆有异态”；论其结

构“构字紧密非常”；并总结出魏碑书法具有“魄

力雄强，气象浑穆，笔法跳越，点画峻厚，意态奇

逸，精神飞动，兴趣酣足，骨法洞达，结构天成，

血肉丰美”之十美。

刀与笔的取法

魏碑书法的重要特征，是在某些共同笔法

和字形的基础上表现了笔画、体态和风格的千

变万化。南北朝时期的书法字体仍然处于隶

楷的过渡阶段，楷书虽已形成但未最后定型，

书法的笔画和字体相对来说不受拘束，比较

自由且变化较大。因此，为它们之间的相互

学习和借鉴提供了较多的可能性，使学习和

取法更为灵活。魏碑书法的形成与当时刻工

的工艺水平有很大关系。在学习过程中，我

们如何去理解刀法和笔法的关系，是重要的

取法课题。关于工匠对碑刻书法的制约，启

功先生的观点值得我们注意。我们在审视碑

刻拓本时，应从书家书丹的原作和刻制完成

后的作品分析和研究。这两个方面，为我们

的研究和创作拓宽了视野，提供了丰富想象

的余地。在“透过刀锋看笔锋”的同时，也可

以对刀法留给我们独到的美感加以有度的吸

收和发扬。从众多的书法创作及临习作品中

我们不难看到，同一碑版风格拓本的临习以

及 创 作 较 之 墨 迹 法 帖 的 临 习 创 作 有 更 多 面

貌，这正是作者根据自身的学识和修养对其

刀笔关系的不同理解形成的。由此可见，单

纯的摹仿与认识的再创造有天壤之别，这是

学习魏碑书法过程中极为重要的环节。

“猜测”贯穿于魏碑书法学习的始终。当

一本或一页拓片摆在我们眼前时，首先要分

析的是刻工对书丹文字的忠实再现程度，然

后才有日后的临习实践，在实践之前对碑的

理解，对临习有重要的引导作用。在实践过

程中，我们对刀和笔的审美取向会发生一定

的变化，有时变化还非常之大，这正是学习魏

碑书法过程的一大特点。我们知道，刻工在

刻制过程中往往因刀害笔，甚至移动点画，篡

改字形，致使原迹面目皆非。这种篡改式的

再创造，在当时可以说是一种失败，破坏了书

丹者原有的风格。但从另一面看，这种字迹

为后来的学习者提供了一种正常书写过程不

易形成的文字表现方式，尤其对于看惯了唐

代以后成熟楷书的今人来说，会借鉴并运用

到创作中体现新的价值。

无论我们用什么方式书写，书法都离不开

手中的毛笔。书法家黄惇在《刻工定式风格与

创造力》中写道：杰出的书家乃是将刀刻转化

为书写并摄入金石气，这是创造；而成为刀凿

之奴的书家，则必然落入造作的再模拟的泥

淖 之 中 。 三 角 形 的 点 ，颤 抖 的 边 缘 ，确 切 地

说，这不是写而是描画。如果这种模拟刀凿

石花的作品也算是“创造”，我则以为起码是

违背“书法”的本质的，也难为了先民为我们

留下的珍贵文化遗产——毛笔。因为笔和刀

毕 竟 是 不 同 的 。 此 言 切 中 了 魏 碑 书 法 的 要

害，相当中肯。

培养开阔的审美情怀

碑学体系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在学习过程

中能为学习者提供广泛的审美视野。从某一种

碑版入手后，还能从广泛的体例中寻找相互借

鉴和转移的机会，这种机会不仅使学习者在学

习过程中有更为灵活广泛的法度取向，也在取

法过程中培养了开阔的审美情怀。有一种现象

十分有趣，在书法的学习中，凡是从魏碑、汉隶

入手的习书者，在基本掌握了所学书体技法特

征之后，对“规正书体”大多能有较好的审视和

取法。然而，从“规正书体”入手者，普遍对汉、

魏书法及民间书体认知不足。

学习书法，从技的层面是为了掌握古人为我

们留下的书写方法和审美特征，需要长期的以形

质为主线的练习，才能达到掌握其形质的目的。

然而，学习书法的更为高级的层面，是书者能够

在不失“法度”的基础上，将人生及生命状态融汇

在中国式的笔与墨中，真切自然流露式的书写。

培养开阔的审美情怀，在有效、有节、有度

的个性抒发过程中，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康

南海的“凡魏碑，虽取一家，皆足成体，尽会诸

家，则为具美”之言亦道出在魏碑书法学习过程

中的习“一家”与会“诸家”的关系。

“游走”式的学习方法

魏碑书法体系的广阔与博大，给予了学习

者在临习书写过程中更为广泛的选择。一方面

可以满足视觉上的偏爱进而取之，一方面则是

在临习过程中寻找与自己心智相同的内在心理

需求提供的“游走式”学习机会。

在临习碑版的过程中，常常有不临而至的，

与所临法帖不相一致的笔致习惯性地出现在自

己的笔迹之中，这种笔迹往往是在自己刻意临

摹的前提下产生的。如此现象告诉我们，在自

己的腕下，有着与自己心智以及心智使然的内

在书写特质。这种“心智”的笔迹与我们视觉中

的“爱帖”有难以相会的障碍。

广博的碑学体系为“游走式”的学习提供了

丰富的体验实体，它外形的浩瀚与内在美的相

对统一，使学习者在为满足视觉审美的基础上，

寻求与自己内在书写气质相吻合的样式，提供

了实践的可能性。在临习过程中，逐渐找到与

自身书写特质不相适应的书写“习惯”，并从内

心气质使然的书写“习惯”出发，寻求另一个与

之相适应的碑版，进而取之，使自己的心性与钟

爱的书法样式相吻合，找到和自身内在书写习

惯最相适应的法帖进行练习，使文字的书写在

不失法度的基础上与心智靠得更近。

书为心声，画为心迹。中国书法表现的线

质的重要审美方向，即是人的生命状态能否在

书 写 过 程 中 不 失 法 度 且 自 然 而 然 地 表 现 出

来。因此，在学习书法的过程中，我们不能不

考虑自己所选择的碑版与本身内在的生命气

质是否吻合。

魏碑书法以其形态的多变性为书法艺术的

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当代性思考与借鉴，在学习

过程中，解决刀与笔的取法问题，培养开阔的审

美情怀，运用游走式的学习方法，都是探索魏碑

书法学习过程中需要实践体验的环节，也是我

们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作者系中国国家画院书法篆刻院执行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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